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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死囚牢里的陪号》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纪实小说，是作家徐
剑铭以其因一桩错案入狱后，与百名死刑犯朝夕相处的亲身经历所撰而成，纪实性地讲
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了死囚牢中的故事。作品深刻地剖析了人性中的黑暗和黑暗中
的人性，对法制不健全年代的一些扭曲现象发出了拷问和批判，反映了我国法制建设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具有警示意义。陈忠实认为该书“是作者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入思考，
教我们如何认识正在发展中的社会”。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方强在肯定作品的同时指出
“作品在一些细节方面还需改进，但瑕不掩瑜”。

内容简介

    本书是由徐剑铭编写的长篇小说《死囚牢里的陪号》。《死囚牢里的陪号》的
故事内容如下：
    上世纪80年代的秦城，一位老记者在欢宴上突然被警察带走，随即莫名其妙地
被投入监狱，后又转入死囚牢，做起了死囚牢里的“陪号”，在狱中陪同死刑犯吃、住
、熬时间⋯⋯
    在死囚牢里，他亲历了许多光怪陆离的事情：女人的一句话决定了男人的生死
；沣河两岸的两个杀人犯，生死两重天；一个小囚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奇越狱；无意间
的一句“杂碎”竟阻截了一个罪犯的逃脱；古城大盗临刑前却做起针线活⋯⋯
    一个个或残酷、或悲哀、或凄美、或遗憾的故事，透射着人性深处那隐隐的善
与恶。

作者简介

    徐剑铭：1944年10月28日出生，原籍江苏丰县，6岁时随母迁居西安，初中毕业
后进工厂当学徒；1978年起先后任《西安工人文艺》副主编、《西安晚报》副刊编辑、
特稿记者，副高职称；16岁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码字千余万，出版诗歌、小说、报告文
学、传记文学作品多部，获奖百余项。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西安市作家协会常务
理事；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陕西柳青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安事变研究会杨虎
城暨十七路军军史研究会研究员。



目 录

代序
引子 我被逮捕了
上卷 黑暗中的眼睛
  号子
  潜规则
  邪门的雅马哈
  第一夜
  检察官
  弱肉强食的小世界
  状子
  审判长
  被告席上
  好一片太阳花
  死囚牢
显示全部信息

媒体评论

这部书的出版，不仅要对它的文学艺术价值作出评价，更重要的是，它为社会提供了一
个样本。通过这个样本，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是法律的健全，而且要思考如何认识我们
这个正在发展中艰难前行的社会⋯⋯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 陈忠实
  《死囚牢里的陪号》是部有价值的书；作者是个有骨气的人。
  ——陕西作协主席、著名作家 贾平凹
  《死囚牢里的陪号》为我们展现了为层层幕幔所遮掩的那人类最为凄凉的一幕。我对
老徐说，上苍让一个叫徐剑铭的作家去历经一场炼狱，这是对你的偏爱，它让你去经历
，去走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这本书的问世。类似这样的大墙文学，传统戏剧《窦
娥冤》大约算一个，张贤亮的小说，丛维熙的小说大约算一个，相形之下，徐剑铭的《
死囚牢里的陪号》则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学角度的意义。
  ——陕西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 高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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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上卷 黑暗中的眼睛
  号子
  薛林家的那个小巷也在友谊路上，离看守所很近，警车开了不到五分钟，便拐进一个
警戒森严的大院。
  检察官朱晓没有与我同行，后来我知道他是乘另一辆车到我家去“抄家”了。那个带
队的矮个子警察将我带到一扇紧闭的黑色大铁门前，低声命令我：“喊报告班长。”
  我抬头一看，大门上方是座方形的岗楼，岗楼上有个背枪的哨兵。大概那就是“班长
”吧。
  我心里正憋着一股气，看都没看那警察一眼，心想：又不是我主动申请到这儿来的，
我喊什么报告？我今天就不喊，看你让不让我进去？
  我没有喊报告班长，那扇黑铁门却自动缓缓地打开了。矮个子警察带我走进岗楼下的
一间办公室后便给我卸了手铐。这副铐子在我手腕上停留了总共不到20分钟。
  办完移交手续，警察一言不发，带着几个武警转身走了。
  看守所办公室的灯已经亮了。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一个身材高大粗壮的中年人上下
打量了我一番，问：“你是哪里的？”
  “报社的。”
  “报社的？”他显然有些惊诧，“记者？有什么事吗？”
  该怎么回答呢？说没事，没事你到这里来干啥？说有事，我犯啥事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是位穿便装的年轻人，高个子警察问我时，他在填写登记表。当我
报出我的名字时，年轻人猛然抬起头，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随即又低下头继续填写。
  例行登记完毕，他们又来搜我的身，将搜出的记者证、钢笔、钱等物放到桌子上，又
解下了我腰间的皮带。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解我的腰带，大概是怕我借此物来悬梁吧
？
  我真想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自杀的，爹娘生我养我不容易，天塌下来我也不会自寻短
见，何况天也不会塌下来。
  我只好用手帕系住裤鼻儿。真有些斯文扫地的狼狈！
  进来一位女警察，看样子是保管员。她将我的东西清点后填写了“在押人犯存物清单
”，随手从中抽出十五元钱，说：“多带点儿，免得三天两头地取。”
  那穿便衣的年轻人站起来，说了声“走”，便带我走出办公室。

    关押我的地方是位于友谊西路的市公安局五处看守所。     薛林家的那个小巷
也在友谊路上，离看守所很近，警车开了不到五分钟，便拐进一个警戒森严的大院。
    检察官朱晓没有与我同行，后来我知道他是乘另一辆车到我家去“抄家”了。那
个带队的矮个子警察将我带到一扇紧闭的黑色大铁门前，低声命令我：“喊报告班长。
”    我抬头一看，大门上方是座方形的岗楼，岗楼上有个背枪的哨兵。大概那就是
“班长”吧。    我心里正憋着一股气，看都没看那警察一眼，心想：又不是我主动
申请到这儿来的，我喊什么报告？我今天就不喊，看你让不让我进去？    我没有喊
报告班长，那扇黑铁门却自动缓缓地打开了。矮个子警察带我走进岗楼下的一间办公室
后便给我卸了手铐。这副铐子在我手腕上停留了总共不到20分钟。   



办完移交手续，警察一言不发，带着几个武警转身走了。    看守所办公室的灯已经
亮了。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一个身材高大粗壮的中年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你
是哪里的？”    “报社的。”    
“报社的？”他显然有些惊诧，“记者？有什么事吗？”   
该怎么回答呢？说没事，没事你到这里来干啥？说有事，我犯啥事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是位穿便装的年轻人，高个子警察问我时
，他在填写登记表。当我报出我的名字时，年轻人猛然抬起头，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
随即又低下头继续填写。    例行登记完毕，他们又来搜我的身，将搜出的记者证、
钢笔、钱等物放到桌子上，又解下了我腰间的皮带。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解我的腰带
，大概是怕我借此物来悬梁吧？    我真想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自杀的，爹娘生我养
我不容易，天塌下来我也不会自寻短见，何况天也不会塌下来。   
我只好用手帕系住裤鼻儿。真有些斯文扫地的狼狈！    进来一位女警察，看样子是
保管员。她将我的东西清点后填写了“在押人犯存物清单”，随手从中抽出十五元钱，
说：“多带点儿，免得三天两头地取。”   
那穿便衣的年轻人站起来，说了声“走”，便带我走出办公室。    这是高墙内一条
长长的巷道，两边是一排排的监房，每一排都是一个独立的小院。暮霭沉沉，巷道上吹
着料峭的寒风。我在寒风重暮中走向牢房。   
“为啥事把你抓来了？”年轻人边走边问我，声音低低的，似有淡淡的忧郁。    见
他没有穿警服，我猜想他可能不是警察，心里便多了点儿亲近感，说：“现在我也说不
清。他们调查时，说我在汪剑康商店买了辆摩托车，是受贿⋯⋯”   
“唉⋯⋯”年轻人叹了口气，苦笑着说，“现在的事，难说。”    他将我引到监所
的最后一排，对门口站着的一位穿警服的老警察说：“报社记者，写过不少文章呢！”
说完便走了。    后来我知道，这年轻人叫黎立强，是在看守所服刑的犯人。由于第
一次接触中他对我的同情与关照，我们成了朋友。    那管理员有五十出头，面色很
黑，说一口浓重的关中方言。他带我走进管教室，让我在一个状如腰鼓的石凳上坐下，
开始询问我的姓名、单位、籍贯、年龄。他在填写人犯登记卡。当他问到我犯了什么罪
时，我说：“不知道。我没有罪。”   
黑脸老头并没有动气，也没有和我理论，他停下笔，温和地问：“那是咋回事？”
    直到这时，我那压抑在胸的怒气才开始喷发，我气呼呼地说：“我在汪剑康的商
店买了辆摩托车，当时钱不凑手，汪剑康让我打了张欠条。这欠条检察院也见了，白纸
黑字，就这么点屁事，调查了半年多，今天又兴师动众地把我抓到这儿来。还讲不讲理
？还有没有王法？”   
说到激动处，我手臂挥动，根本忘了这是在监狱，我是在和警察对话。    那老头却
不动声色，沉思了片刻，似乎是在斟词酌句，然后才缓缓地说道：“你也别激动，案子
的事，外面自会调查处理。你要相信法律。啥叫既来之则安之？到这里来了就守这里的
规矩，是吧？你是知识分子，道理我就不讲了，是班门弄斧喀！好吧？”    老头的
温和谦恭倒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了，火气也消了，我说：“这一点，请管理员放心，我就
是有天大冤枉，也不会在这里跟你们过不去。”这话，很有点儿江湖味儿。    “那
就好。”老警察站起来，“你放心，我们也绝不会把你按一般盲流对待的。”说着从桌
上拎起一串“哗哗”响的钥匙，朝门外走去。   
老警察忽然又像想起了什么，拧过身问我：“你到报社前是干啥的？”   
“在工厂当工人。”    “好。”他小声地说，“进号子后不要说你是记者。号子里



很复杂，就说你是工人就行了。有啥事跟外面说。”(以后我知道，“外面”是这位老管
教的习惯用语，他把号子以外的人都说成是“外面”，包括他自己。)    这一排有
六间号子，全是砖木结构的老式房子。早就听说过，这看守所在解放前就是座监狱，关
押过不少共产党人。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也关押过不少在运动中被“揪”出来的
大人物。地下党员出身的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就曾在这儿被关过十几年。   
老警察打开第二间号子——先开锁，后拉铁门闩，我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   
“咣⋯⋯当”，号门从外面闩上了。   
这是一个春天的黄昏，我走进了过去只是在电影、电视上见到过的牢房⋯⋯   
我斜依在号子的门上，冷冷地打量着我的“新家”。    这号房有十五六平米，进门
是条窄窄的走道，不足一米宽；走道尽头的墙角竖着一个一米多高的小便池(后来知道号
子里称这为“毛驴儿”)。除了这些，整个房子便是一排两头挨墙的大通铺了。叠起的被
褥摞在铺的最顶头，光溜溜的硬板床上站着十几条汉子。我进来时，他们还在床上来回
走动，像逛街；我一进门，他们便停下了，目光齐刷刷投向我。我靠门框站了大约两分
钟。这两分钟，没有人搭话。我双手插在裤兜里，毛料中山装敞开着，脸绷得紧紧的⋯
⋯这架势，大概真的把这伙盲流唬住了。    唬住了别人，却唬不了自己。我知道我
现在已经沦落到“与狼为伍”的地步了。从现在起我将在这里与这伙盲流们日夜厮守，
同吃同住同受苦，作家的风光不再，记者的冠冕落地，我是这里的囚徒⋯⋯轻轻叹了口
气，我在靠着牢门的一块床板上坐下来，习惯性地伸手向衣兜里摸烟。没有，烟火早在
入狱登记时就被没收了，前、后的管理员都交待过我：号子里不准抽烟。   
这时，有人搭话了，声音怯怯地：“这位老叔吔，你⋯⋯是啥事嘛？”    我扭过头
去，见身后站着一个穿蓝色大裆裤的小伙，年纪顶大不超过二十岁，长得眉清目秀却又
一脸的油滑气。此刻，他身子弯着，歪着小平头望着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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